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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內部刻畫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內部刻畫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內部刻畫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內部刻畫    

    
    如果說傳主動作與對話等的外在表現是「由外而內」的人物性格表現手法，

那麼本章人物的內在活動就可稱為「由內而外」的描述方式。1「內部刻畫」，也

可稱「無形描寫」，是在於描寫人物的內心想法藉以了解其性格。唐‧白居易曾

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2寫文章的重點在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而記敘文

則更重於以情感人。人物的心理活動作者會以「內心分析」3來呈現傳主心理狀

態，因為「它在人物秘密進行內心活動的情況下，對揭示人物秘密，對把人物寫

活，對賦予人物以藝術力量，對成功創造人物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
4
。對

於人物創造進行「內心分析」，即可表現人物心理。歐陽修將他所深刻體會到的

人物情思，也就是將傳主的心理與意識，描寫出來，充分呈現人物性格。本章將

由「透過人物內心獨白」、「透過虛幻場景突顯傳主內心」、「人物性格的對比」、「藉

由景物襯托內心情感」等四節來探討人物的內心刻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透過人物的內心獨白透過人物的內心獨白透過人物的內心獨白透過人物的內心獨白    

所謂「言為心聲」，是用人物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5歐陽修在撰寫傳記文

時，善於利用人物的話語來強化傳主的性格，在第三章〈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外

部刻畫〉的第四節〈語言刻畫〉中，描述分析過語言的功用，不僅在於陳述事實，

也提高了傳記文的可看性與藝術性。在本節中，也以語言為主要分析的要點，但

不同於上一章的「有聲語言」，而是從另一個面向作為出發點來分析探討，亦即

由傳主本身的自我陳述，也就是人物的「內心獨白」，來描述傳主想要表達的心

志意念。人物內心獨白往往能顯示人物最強烈的思緒或最隱密的心情，藉此了解

傳主的內心真實感受及想法。傳主在經歷事件時會因為不同的情緒反應，產生不

同的內心獨白，在歐陽修傳記文中，大致可分為「傾訴說明」、「誇張抒情」，以

及「強烈呼告」等三種獨白方式。 

壹壹壹壹、、、、傾訴說明表明胸懷志向傾訴說明表明胸懷志向傾訴說明表明胸懷志向傾訴說明表明胸懷志向 

在歐陽修著作的墓誌銘中，有些有德有才的傳主們受歐陽修的大力推崇。歐

陽修利用傳主的自我獨白，點明傳主本身對於自己的治世理念、為學方式、不慕

                                                      
1
 見羅盤《小說創作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 91。 

2
 見陶敏，魯茜注譯《新譯白居易詩文選‧與元九書》。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社，2009年 11月，頁 256。 

3
 「內心分析」是通過作者的敘述來表達人物的意識活動。在傳統的心理描寫中，作者意識介入人物內心的成分總比較多。見陳碧月《小說創作的方法與技巧》。臺北：威秀資訊科技公司，2003年，頁 101。 

4
 見李傳龍《文學創作美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頁 140。 

5
 見傅騰霄《小說技巧》。臺北：紅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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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利的處世態度…等。使用「傾訴說明」的語氣，徐緩、懇切堅定而有條理地向

讀者說明志向，讓讀者可以一目了然，確切地了解傳主所要表達的胸襟與志向。

以下就范仲淹、石介、蔡高以及梅讓等四位傳主分別說明： 

范仲淹范仲淹范仲淹范仲淹與歐陽修同為「慶歷新政」的主要成員，歐陽修憑藉著與傳主的熟稔，

詳實地描述了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入仕作為以及為官態度，歐陽修在首段就利用

范仲淹的懇切傾訴點明其對於朝政所秉持的態度： 

 

  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6
 

 

上文描述范仲淹對於處理朝政的態度，是「其所有為，必盡其方」，只要是有所

作為，就必定要把事情做到最好。他認為即便是聖人盡心盡力去做的事情，還不

一定會成功，因為有太多因素阻礙成功。所以並非聖人的自己更要竭盡心力，才

有接近成功的機會。由范仲淹的治世態度來看，不管任何要推動的政務，都事必

躬親，不假外求，且必定要全力以赴地去達成。由此可知范仲淹的性格對自己的

工作有極大的抱負、熱忱與責任感，能有這樣堅定的語氣、態度，也顯現了范仲

淹對於政事勢在必得的決心，以及對國君、國家堅貞不渝的忠誠之心。歐陽修也

在神道碑銘中讚揚范仲淹「其艱其勞，一其初終
7
」；生時雖備嘗艱辛勞苦，也不

稍改其忠於國家之心。 

    石介石介石介石介為歐陽修友朋類中的傳主，歐陽修以〈徂徠8石先生墓誌銘〉作為篇名，

以稱譽石介為有德之人。在文章起首就可讓讀者了解石介的德性高尚，不同凡

俗。歐陽修整理其學說論點及著作，講述石介「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

國論》」、「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鑒》」9，說明石介排斥佛教道家以及當時流行的

文風，還有斥責奸臣及只會取悅皇帝的宦官、女子。由此可知石介思想人格和文

風偏向實際的政治改革，也期待皇帝的臣屬都能對政事有建樹、對皇帝能進諫

言。石介的文學風格以這兩點為中心出發，歐陽修讚譽他文章言辭宏富明辨、氣

勢雄偉、憂國憂民，且寓意深遠；同時石介自己也說了一段話作自己為文的重心： 

 

  其余喜怒哀樂必見于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 

  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
10
 

 

由上文「學者學為仁義」、「篤于自信」、「可以力行」這些語言，表現石介的

                                                      
6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7。 

7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8
 「徂徠」是當時魯國境內的名山，也是石介所居住之山，魯國人民因為石介德性高尚，所以以名山來稱呼石介為「徂徠先生」，代表時人對他的景仰之情。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3。 

9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3。 

10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第四章 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內部刻劃 

 105 

內心理念，可知石介認為做學問的重點在於「行仁義」，過程中則必須要忠於所

欲成就之事、以及保持堅定的信念，才能努力實行之。「行仁義」是石介處世的

重心，也呼應了「斥佛老時文」的特點，表現了石介將其處事態度體現於其文章

中，展現了排斥虛無，為政必須針貶時弊、為文必須言而有物的風格。歐陽修以

石介的語言具體深刻的反映石介的精神與性格，展現石介以民為先、務實、身體

力行實踐其學說的特質。 

    蔡高蔡高蔡高蔡高，為歐陽修友朋蔡君謨的胞弟，歐陽修也因此能和傳主有直接接觸，深

入了解他的性格。文章中除了由事證得知蔡高「敏於為吏」，還有「以惠愛其縣

人、以廉化其妻妾」
11
外，重點著墨於蔡高這樣的廉吏，對於當時科舉取士的為

官風氣的看法。蔡高認為： 

 

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爭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

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
12
 

 

蔡高對於當時以科舉選取官員的方式很不認同，所以他不同流俗，獨身致力於學

術之中。等到他過世之後，蔡君謨收集其遺稿，內容全在改革當世之要務。而後

來朝廷大臣講述天下之事，有許多想法都來自於蔡高的遺稿。由此可知，蔡高能

看清當代讀書人只為求取官位而不勤做學問的弊病。他自己不同流俗，刻苦自

學，才能寫出許多切中時弊的文章。在這篇傳記文中，歐陽修突顯了自己的想法，

即認為當代讀書人熱衷功名，應對進退多為不切實際、空談的大道理，只有像蔡

高這樣寫出切實的言論的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以歐陽修在其傳記

中，讚譽其「果天下之奇才也」。 

梅讓梅讓梅讓梅讓，為北宋著名詩人梅堯臣之父。在歐陽修的傳記文中是一位有文采但卻

不肯為官的人，與當世讀書人汲汲營營於官祿者有很大的不同。為何梅讓能不同

於流俗？歐陽修藉由梅讓自述的筆法，讓讀者可以了解梅讓心中最真實、最直接

的想法： 

 

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愧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 

其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愧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事

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13
 

 

                                                      
11

 「敏於為吏」是指當時府尹吳遵路喜好以嚴厲態度面對下屬，作為其下屬的蔡高不因為自己年紀輕、職位低而屈服其下，還是能將治理百姓之事詳盡地報告給吳遵路，因此受到激賞；另外「以惠愛其縣人、以廉化其妻妾」是在蔡高死後，鄉里之人可憐其貧困難以安葬，所以捐助善款，但其妻認為蔡高生前為廉吏，如果收取善款，即是污辱丈夫德性，堅持不收。歐陽修認為縣人及其妻的善舉是蔡高的德性使然。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蔡君山墓誌銘〉，頁
28。 
12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蔡君山墓誌銘〉，頁 28。 
13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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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可知，梅讓認為「為官」與「行其志」有很大的不同，即「為官取榮祿易，

行志無愧於心難」。梅讓所謂的「志」是對於自己的父母、朋友、家族、鄉里盡

心盡力，使他所關心的人均能善終，「老死而無恨」就是他人生的目標。如果為

官，雖然能成就功名利祿，但卻會因為無法照顧族人而有愧於心，即「老死而有

恨」，所以在「為官」與「行其志」相較之下，梅讓做了「捨居官而行其志」無

愧於心和無恨的抉擇。這透露出了歐陽修認為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

大多數當代出仕之人，未能做到最基本的「齊家」就想著「治國平天下」；而梅

讓能不同於其他人，有自我主張，性格堅定敦厚，恩澤廣被於鄉里。所以歐陽修

在其墓誌銘中簡潔有力地描述其人格是「志之充，樂也中」
14
，能行其志，一生

能得到真正快樂之人。 

上文從傳主們的傾訴說明抱負志向表現性格：范仲淹憂國憂民、對國家忠貞

不渝；石介排斥虛無、以民為先；蔡高刻苦自學、切中時弊；梅讓捨官行其志。

雖然每位傳主風格不同，但都是有強烈自我主張，不同於當代汲汲營營於官祿

者，並且能堅定志向，對自己的信念無愧於心，並樂此不疲的態度。歐陽修描寫

這些字述語言間接表現作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觀，即推崇喜好學習者、憂國憂民的

政治家、不慕榮利的不仕者，藉此當作時人學習的榜樣與範本。 

貳貳貳貳、、、、誇張抒情闡明內心意念誇張抒情闡明內心意念誇張抒情闡明內心意念誇張抒情闡明內心意念    

歐陽修筆下傳記文的各個傳主都有獨特的個人風格，每個人的中心思想也非

常明確，所以歐陽修在傳主內心獨白的這個部分，利用了傳主自己對自己的強烈

自我陳述、自我感懷來表明自己的志向與意念，在語氣方面因情緒強烈而有渲染

的效果，這也讓讀者能感受到傳主所欲表達的心聲。以下文章以張谷、石介、范

仲淹、歐陽修父母等傳主作舉例說明。 

張谷張谷張谷張谷，身體羸弱，得肺病咳血十餘年，但卻不因其病而早死，所以歐陽修讚

其「乃夫知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弱者能自力，則必有

稱於後世，君其是已。」
15
明白表達了對張谷病而不早衰是因其有德的讚賞。張

谷深切體認自己隨時會遭逢身故的最大悲哀，是在於無法因自己的才能德性而榮

祿父母家人，產生非常大的遺憾，所以有了以下的抒感言志，表現對現實深刻的

無奈： 

 

吾旦墓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

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於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於原

武之廬足矣。
16
 

 

文句一開頭即能感受張谷對自己生命已無眷戀之情，所以能誇張陳述其「明日」

                                                      
14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頁 54。 
15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16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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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死去，表達了其內心認為自己孑然一身，本無須眷戀世事與官祿。但因有家

累，必須顧及其生養之情，迫於現實的無奈，只能冀求還能利用自己的剩餘價值，

能受在位者賞識官登於朝，以便能將報答此生恩情。除此之外，只希望自己能在

家鄉的草廬中無罣礙地逝去即可。由上文可知張谷的內心志向，因為病體所累，

並不眷戀仕宦之事，為官只為至親而已。張谷的內心語言深刻表達了張谷不眷戀

世事的豁達，但卻又迫於現實無奈的矛盾心情；還有為了家人違背心志的孝順之

心，成就了其能「齊家」的美德。 

被譽為「徂徠石先生」
17
的石介石介石介石介，在歐陽修的傳記文中，不僅德行出眾，還

是個善惡明辨，不懼強權、直言不諱的人。
18
歐陽修描述其實踐正義的行為是「其

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

忌。」
19
陳述了石介善於以文章來指陳當時政治人物的是非善惡，而且文章內容

毫無隱諱，時人作為的好壞善惡立見，表現了石介揚善亦揚惡的不矯飾的性格。

但也因為如此，得罪了當時掌權卻奸邪的小人們，欲置石介於死地，但石介心存

浩然之氣，他說： 

 

  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
20
矣。

21
 

 

他認為自己所信仰的道理是公理正義，而這樣的心理使他有勇氣可以面對當時奸

險的政治環境，不畏誹謗、不屈服於小人的威脅。因為自認為無愧於心，所以能

對自己大聲認同，自己比歷史中富有勇力的孟賁還有過人的勇氣，雖然語帶誇

飾，但也表達了他對批判奸邪的義無反顧的決心，歐陽修在此也傳達了孔子所說

「勇者不懼」的精神
22
。 

范仲淹范仲淹范仲淹范仲淹是歐陽修非常推崇的人物之一，在〈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中第一段描述其身家背景時，就讚譽其「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

義」23，表明范仲淹的思想內容都以「行仁義」為要點，表現在文章論說上。到

了第二段歐陽修以范仲淹的行動來體現其「行仁義」的態度，描述其「少有大節，

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24，表明了范仲淹

                                                      
17

 見註腳 8。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18

 石介在北仁宗時任太學教授，鼓吹古文運動，提出「明道」、「致用」、「尊韓（愈）」、「重散體」、「反西崑」等思想。北宋景宗二年創建泰山書院，被稱為泰山學派。學派思想反漢唐注疏之學的死板和僵化，力倡恢復先秦儒家的干政職能，講學授徒，對改變視教育為利祿之途的教育體制發揮了重大作用。與孫復、胡瑗合稱為宋初三先生。 
19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20 孟賁，戰國時勇士，衛人，另一說為齊人，後歸於秦國。《帝王世紀》中講述「孟賁生拔牛角，是謂之勇士也。」呈現孟賁能生拔牛角，勇力過人。見羅竹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頁 1255。 
21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22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表示有仁者之勇的人，能直道而行，不會畏懼。見吳宏一譯《論語新譯》，臺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頁 268。 
23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24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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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的安定為己任的崇高志節，因為有此崇高的志向，對於己身的榮辱之事都

不曾掛記於心。也因為堅守這樣崇高志節的態度，范仲淹對自己的期勉也就成為

流傳後世的經典名言：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25
 

 

范仲淹對於自己的期許是要最早先於天下人憂慮國家的禍患，直到了天下太平，

國家解除了危機，人民安和樂利之後，自己是最後一個解除憂慮的人。雖說這樣

的表達蘊含了誇張的表現，但也能很強烈地呈現范仲淹身繫國家安危、人民生活

的「公心」，大大超越了在意自己本身的「私心」，藉由如此公而忘私的言語來表

明自己的心志，呼應了他從年少至今不曾動搖過的「行仁義」儒家學說的宗旨，

顯現了范仲淹言行一致、對其志向堅定不移的性格。 

歐陽觀歐陽觀歐陽觀歐陽觀為歐陽修父親，因為早逝，所以歐陽修為母親鄭氏撫養長大，無論是

學問及人品都是母親給予指導。尤其在品格方面，母親更是希望歐陽修可以學習

效法父親的做人處世，所以在歐陽修依據〈先君墓表〉改寫的〈瀧岡阡表〉中，

透過鄭氏的描述來說明歐陽觀的作為與言語。文中載「為吏廉，而好施與」表現

他的廉潔及樂善好施；祭祀父母時感慨「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昔常不足

而今有餘，其何及也！」26說明歐陽觀思念父母並希望還能再奉養雙親的孝順之

心；另外還有他作為官吏時，斷案必定審慎明察，判決也會再三斟酌，以免判決

有誤影響人「生」的權利。由以上事件可知，歐陽觀做人處事誠可為歐陽修的榜

樣，所以母親以這些事件來勉勵歐陽修：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

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

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
27
 

 

鄭氏以其所見所聞來表達歐陽觀的為人處事，十分懇切地表達對歐陽觀的崇敬之

心，所以以較為誇飾的用語讓歐陽修了解父親的寬厚，是時人比不上的！由上文

可知，鄭氏非常盡心教導歐陽修堅守作人的準則，重點在於繼承父親所著重的

「孝」與「仁」。對於獨自撫養孩子長大成人的母親，歐陽修在此呈現了母親對

歐陽修的期待與其堅定的性格、意念。 

    由以上四位傳主發自內心、強烈抒懷的話語，可知其中都有共同的特質，這

些誇張處表現了歐陽修對傳主性格的核心理念，有「當然如此、勢在必行」的堅

定意念。像是張谷為現實所逼迫因而有不得不仕的無奈；石介為公理正義著書論

述，不懼小人攻訐的勇氣；范仲淹身繫家國，展現公而忘私、至死不渝的姿態；

                                                      
25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50。 
26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瀧岡阡表〉，頁 13。 
27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瀧岡阡表〉，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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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鄭氏對歐陽觀的崇敬之情，期待歐陽修繼承父志的堅定信念。以上四人對心

中最渴望、最期盼的決心，歐陽修表現加重語氣與運用誇飾法修辭的描寫，實際

上也間接展現了歐陽修對政治理想的抒發，與堅持不懈的勇氣與決心。  

參參參參、、、、強烈呼告表達內心憤懣強烈呼告表達內心憤懣強烈呼告表達內心憤懣強烈呼告表達內心憤懣    

無論是《新五代史》或是歐陽修所寫的傳記文，每個傳主都有不同的境遇。

五代時期將領們面臨兵馬倥傯、政局多變的戰爭時代；北宋士大夫們則面對科舉

仕宦、是否受用的太平時期。不同時空背景，卻有相同處於逆境之人。歐陽修將

不得志的傳主們的鬱悶不平，利用傳主自身情緒強烈的內心呼喊呈現出來，表現

了傳主們在人生中最重視，卻也最受創的經歷。以下分別舉黃注、范延光、朱瑾，

以及安重榮等四位傳主舉例說明。 

    黃注黃注黃注黃注，字夢升，善於書寫文章展現經世濟民的抱負。所以歐陽修在〈黃夢升

墓誌銘〉中讚美他的文章「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御」，顯現了黃注的

文章內容廣博精深、雄渾豪放難以駕馭；還有「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28
，對於時政的批評之烈，言詞犀利，內容反諷兼嘆息，反映出了黃注擔憂時政

的心思急且深，冀望能盡己之力奉獻朝廷。怎奈在世之時，不受朝廷重用，怏怏

無所施。歐陽修描寫三次見黃注，因為不得志，神色憔悴、氣力虛弱。當歐陽修

提及黃注創作的文章時，黃注慨嘆： 

 

      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
29
 

 

原本年輕時才氣橫溢的黃夢升，本想在時政上大有作為，但因屢屢不受朝廷重

用，只好將自己的不得志訴諸於命運，消極面對人生。表面上雖然說自己最有自

信的文章「羞道於世人也」，但實際上是吐露自己憤懣的心情，既然當世之人不

能了解他想要經世濟民的抱負，那他也不需要再積極展現他的熱情與真心！所以

在句首就以強烈的呼告說明「我已停止不再討論這些事了！」由此，展現了黃夢

升長才無所用的悲嘆。 

五代時期政治混亂，只要兵強馬壯、善於掌握時機者就可以稱霸一方，自立

國號，成為領導者。也因為如此，執政者的地位容易被更有兵力、更有機運的人

取代，導致政權更替頻繁。權力更替一次，就會有許多人因共享當權者的榮耀雞

犬升天；同時也有些人因此失去權力、落得被誅殺的下場。後晉時期的范延光范延光范延光范延光正

是後者的最佳寫照。范延光的性格搖擺不定，坐擁重兵，被後晉高祖視為眼中釘。

所以後晉高祖在范延光臣服時，讓副使李式告訴范延光：「主上（後晉高祖）敦

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
30
希望范延光安心投降。但後來另一名臣子楊

光遠貪圖范延光的財富，請奏殺死范延光獲得允准。范延光非常憤恨： 

                                                      
28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29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30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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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
31
 

 

范延光憤恨後晉高祖出爾反爾，承諾讓他不死，之後卻又派人殺他。上文表現出

了范延光因為氣憤而在心中大聲呼喊的狀態：信任天子及其保證人的承諾，卻反

被誅殺，顯現了范延光死前無法平衡的強烈恨意。由此可知五代時的景況，君臣

之間沒有互信的倫理觀念，只是彼此猜測他人的心思，上下交相賊，為了鞏固得

之不易的權勢而不擇手段。在當權者如此沒有信用的年代，也無怪乎政權難以鞏

固，國勢難以太平的狀況。 

關於五代時期君臣彼此猜忌、算計的亂象層出不窮，另外一個例子是後梁時

期的朱瑾朱瑾朱瑾朱瑾。朱瑾原本依附權臣楊行密，楊行密死後後梁由徐知訓專權，因害怕朱

瑾的軍隊而策劃殺朱瑾，朱瑾因此勸說楊行密之子楊隆演殺徐知訓，楊隆演卻未

能達成朱瑾的勸說，朱瑾於是自己下手。當他刺殺徐知訓成功後，報告楊隆演這

個消息，但楊隆演卻懼怕徐知訓龐大的軍隊報復，所以閃避朱瑾，和其撇清關係。

朱瑾失去了楊隆演的軍隊護衛，即將被捕殺，非常憤恨，內心大呼： 

 

      吾為萬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
32
 

 

在此篇傳記文中，可知朱瑾因為徐知訓有害於己，所以要求好友楊行密的後人楊

隆演誅殺徐知訓，藉以保護自己。但時局並非朱瑾所能掌控，徐知訓兵力強大，

朱瑾與楊隆演的交情並不同於他和楊行密的交情。權衡利益，楊隆演並不給予朱

瑾協助。朱瑾為一己之私殺害徐知訓，又錯估局勢，導致家毀人亡的悲劇。他憤

恨的呼吼表達心中的委屈，呈現了在當時就算是已連結的盟友之間，也會因為利

益衝突而毀壞朋友之義。由此足見五代倫理道德的淪喪，不只是君臣，就連友朋

之間，也無道義可言。 

安重榮安重榮安重榮安重榮所處的時代背景，正值後晉高祖石敬塘稱臣於外族契丹人，並成為契

丹王耶律阿保機的義子，破壞了中國儒家倫理，造成「父不父，子不子」的最壞

示範；在當時政局混亂的時刻，還割讓燕雲十六州這個軍事要塞給契丹人，對中

國國防安全無疑是門戶洞開、岌岌可危。安重榮見此情景，認為像石敬塘這樣敗

壞國家的人，只因為兵強馬壯就能稱帝為王，十分憤慨： 

 

      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蔽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
33
 

 

他認為尊奉像後晉這樣的夷狄之邦，敗壞中國傳承千年的禮教，棄自己國家百姓

於不顧，讓他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是為了滿足後晉高祖石敬塘的個人欲

                                                      
31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9。 
32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朱瑾〉，頁 451。 
33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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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個國家最高尚的君王，捨棄禮義而追求個人榮耀，竟將自己的欲望建築在

百姓的痛苦之上，對於後晉這個國家而言，最高領袖做了最壞的示範，是最為恥

辱的一件事！安重榮用強烈的呼告語氣表達了他內心的憤恨，表現了他對於背棄

儒家道德、棄百姓於不顧，只重視自己利益的君王的不齒。可見安重榮對國家百

姓的重視。歐陽修這樣的描寫也同時呈現了五代時期最難堪，但在當時卻又最稀

鬆平常的政治亂象。君王因一己之私不再有威信，使得兵力豐厚者易起而代之，

國家易權的狀況頻繁，百姓生活因奪權戰爭流離失所，可以想見五代時期混亂悲

慘的世代現狀。 

上述傳主的話語呈現的共性即皆以驚嘆號作結，表現了傳主強調自己不得志

的憤懣，均有濃烈的消極、怨天尤人的心態。傳主的強烈呼喊表心中他們最關注

的事件，也呈現了傳主人格特質。尤其是范延光、朱瑾、安重榮三位傳主們的憤

懣情緒更表現了當時倫理道德喪失殆盡的亂象，君臣無義、朋友無信，僅看重權

勢與金錢，造就五代成為兵馬倥傯，君主權位更替頻繁的時代。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通過虛幻場景突顯傳主內心通過虛幻場景突顯傳主內心通過虛幻場景突顯傳主內心通過虛幻場景突顯傳主內心    

    「場景」，表示人物在某個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中的經歷，所構築而成的生活

情態。在「虛幻」場景中，因為脫離現實不受拘束，人的行為能暫時跳脫道德觀

與倫理的束縛，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較為自由的抒發，此時就能夠將人物最真

實的內心想法表現出來。本節將從傳主自身經歷的種種虛幻景象：夢境、異象，

以及他人的預言占卜等脫離現實的場景，透過傳主展現的自由意志，來反映傳主

的內心想法。 

壹壹壹壹、、、、經由夢境內容來表現心理經由夢境內容來表現心理經由夢境內容來表現心理經由夢境內容來表現心理    

    在《新五代史》中，歐陽修描寫傳主際遇時，有時會講述傳主的夢中境遇，

雖然並非傳主人生真實際遇，但影響傳主行為甚鉅。因為「夢境」往往在彌補傳

主現實生活中強烈的想望或是遺憾，表現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內心性格，

這樣的描寫也為傳主與其傳記文增添了奇幻的色彩。以下列舉范延光、王仁裕兩

位傳主的傳記文做說明。 

    范延光范延光范延光范延光為五代時期武將，因戰事有功，居高位、擁重兵而懷有貳心。由於長

期思索、計畫王者之事，以致於連夢境都出現相關之事。如： 

 

      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 

     「蛇，龍類也，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 

      輒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頗畜異志。
34
 

 

范延光夢見蛇入腹的頻率很高，又有張生的解釋認為是稱王的前兆，而張生的鐵

                                                      
34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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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直斷又有歐陽修力證為「言多輒中」，所以大幅提升了范延光想要自立為王的

決心。但從旁觀者的立場，夢境非現實、占卜師張生解說並無根據，但此二者卻

更刺激了范延光的野心，由此可知范延光的思想將不合邏輯的事自我強化，突顯

了其欲叛變稱王的想望。 

    後唐時王仁裕歷任文官職位，但其年輕時沒有學問，一直到二十五歲才開始

奮發向學。歐陽修舉王仁裕的夢境來說明其如何成為用短時間成為素養極高的文

學家： 

 

      （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  

      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  

      江集》。
35
 

 

王仁裕之所以能成為文豪，部分原因是夢見自己用西江水洗滌其剖開的腸胃，而

西江水的泥沙全為古文字，因為如此，夢醒之後其文采思路大大提升。為了銘誌

此徵兆，將其集結成冊的詩作取名為《西江集》。歐陽修描繪此段雖非現實情景，

但表達出了王仁裕積極向學的精神，在夢中仍惦掛學問的精進；另外，一場夢境

令王仁裕的學問有大幅度的進展，也顯現了其文學素養的提升是非常快速的。 

    由歐陽修描寫范延光與王仁裕的夢境可知，歐陽修利用傳主們所作的、沒有

事實根據的夢境，來強化傳主的心理特質，呼應了民間俗語「日有所思，夜有所

夢」的表現，也讓讀者了解到傳主們欲達成願望的積極面。 

貳貳貳貳、、、、透過異象來呈現心理透過異象來呈現心理透過異象來呈現心理透過異象來呈現心理    

    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傳主的遭遇時，有時會加入一些常人所不能解釋的

災異與超自然現象，替傳主的經歷增添了傳奇、神妙的色彩，讓描述歷史過往人

物的歷史傳記更引人聚焦。歐陽修描寫異象的發生，著重的並非災異本身，而是

在災異事件之中，傳主對於事件的看法，並藉此了解傳主的內心想法，讓傳主的

個性更加彰顯於讀者眼前。以下將由牛存節、王處直、袁正辭三位傳主所經歷的

異象作舉證說明。 

    牛存節牛存節牛存節牛存節為後梁太祖時的將領，驍勇善戰為國盡忠。當時同州節度使劉知俊與

朱友謙反叛後梁歸附後晉，梁太祖命牛存節平定叛亂，牛存節不幸被二人包圍，

且同州地理環境水質鹹也沒有水井，牛存節的軍隊看似即將坐以待斃，但因異象

的發生，讓劣勢扭轉：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朱友珪）立，朱 

      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 

      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 

      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
36
 

                                                      
35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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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俊與朱友謙看準了同州水質問題而使用拖延戰術想要讓牛存節知難而退，但

牛存節向天禱告之後，擇八十處地鑿井，竟然天降神蹟，每口井都有可飲用的水，

讓牛存節解決了迫切的問題，也讓朱友謙等人退走。在此，可看出牛存節退敵的

意志堅定。即便是無計可施、退無可退時，不屈服於眼前的頹勢，還能積極地選

地鑿井，顯現了牛存節作戰時勇者無懼的態度，積極不逃避的性格，突顯了其成

為成功將領的要素。 

後梁、後晉時王處直王處直王處直王處直，因為父親王宗有萬貫家財可比擬王侯之家，而得以為

官。王處直的戰功不多，多用金錢來求得職務。王處直喜好巫術，迷信災異風水，

受道士左右其想法，自取滅亡： 

 

      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 

      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 

      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 

      廢死。
37
 

 

在王處直的為官之地發生了種種異象，包括蛇出現在高樓之上、數百隻的野鵲築

巢在田裡。當地的人都認為動物原本應該有自己的棲息地，但卻一反常態地在人

的居住地出沒、在地面築巢，表示當世小人當道，使得有才能的人失去其應有的

領導地位，也就顯示了意象表不吉利的徵兆。但從文中可知，王處直確有不同的

看法，認為異象隱含了其能登帝王之位的意義。從王處直與定州百姓對異象解讀

不同可知，王處直當時內心滿載著稱王的意念，加上道士為迎合王處直，長期給

予虛妄的言論，也影響了王處直判斷是非的能力，也因為如此剛愎自用、執迷不

悟，終究導致滅亡的結果。 

    五代時的武將袁正辭袁正辭袁正辭袁正辭，因父親袁象先善於聚歛財物，使得袁正辭可受父親的

庇蔭得以在歷朝為官。也正因為如此，讓袁正辭體驗到錢財所帶來的名利榮祿，

致使其任官時，更加以歛財為能事： 

 

      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 

      「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38
 

 

上文描述有牛叫聲出現在袁正辭堆滿錢財的倉庫中，眾人都認為是不祥之物發出

怪聲，勸袁正辭散積消災。袁正辭卻認為牛鳴聲其實是錢鳴聲，錢財為了求其同

類而呼叫，所以應當更添加財物，只有錢財得以滿足，就不會再發出聲響。由此

異象可知，袁正辭對錢財的求取已到了貪得無厭、心態也走火入魔的程度，無法

                                                                                                                                                        
36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臣傳‧牛存節〉，頁 229。 
37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 〈雜傳（二十七）‧王處直〉，頁 420。 
38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三）‧袁正辭〉，頁 495。 



歐陽修傳記文研究 

 114 

判別與思考其處事的正當性，對於旁人的勸說自然也加以忽略，充分表現其師心

自用的性格。 

    由上述三位傳主牛存節、王處直、袁正辭的事例中，可以了解歐陽修為何以

虛幻的異象著手來描寫傳主事例，因為異象不會直接呈現事件的結果，而是以上

天旨意作為前導，對個人成敗與否給予暗示。牛存節的傳文歐陽修表達了「天助

自助者」的價值觀，只要有忠義之心，在亂世當中也會得到上天的幫助。而王處

直、袁正辭並非悟性差，則是剛愎自用而自取滅亡。表現了歐陽修傳記文認為再

多的財富，也不能換來一生的功成名就。 

參參參參、、、、以人物的預言以人物的預言以人物的預言以人物的預言、、、、占卜表達心理占卜表達心理占卜表達心理占卜表達心理    

    人民篤信術士占卜與預言的力量，尤其在世局混亂的五代時期更是如此。歐

陽修在《新五代史》多篇傳記文裡，描述傳主為命運占卜未來的神準，以致於五

代術士的預言也常能決定戰局的走向。歐陽修也因此藉由五代迷信術士占卜能力

這方面，來作為突顯傳主個人特性的方式。以下列舉符氏、張希崇、安重榮等傳

主事件為佐證說明。 

    符氏符氏符氏符氏，為五代後周世宗的第二個皇后。在尚未成為皇后之前，她曾為後漢名

將李崇訓的妻子。當時有個術士擅長聽人的聲音來判別吉凶，李崇訓的父親李守

貞請他聽符氏的聲音，結果令人驚奇： 

 

      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 

      天下之母也！」
39
 

 

原本平淡無奇的傳主命運，從術士驚呼符氏有作為皇后的命運後瞬然轉變。歐陽

修的描寫開始強調傳主的經歷及其如何應變，來突顯符氏之所以能成為國母的特

質。包括了李崇訓叛變後兵敗，親手殺光全家人，符氏機警逃命展現處變不驚、

愛惜生命的特質；敵軍攻佔符氏家，符氏義正辭嚴地使亂兵不敢冒犯她，揭示了

符氏正氣凜然的氣度；之後符氏的母親認為符氏經歷兩次大難皆能安然渡過，是

上天賜予的好運，希望符氏剃度為尼。符氏更以「生死有命」來回應母親，顯現

了他明辨是非、自主性強烈的特質。這些特質，才是讓符氏能成為一國之母的最

主要因素，而術士驚呼的行為只是一種宗教心理的操作而已。 

    後唐明宗時的儒生張希崇張希崇張希崇張希崇，有膽有謀，且對後唐懷有忠誠之心。戰敗被契丹

俘虜，張希崇詐降以保護其部屬，暗中策劃找尋時機逃回後唐領土。在沉潛一年

多之後，終於有了機會，帶領部下一起逃回，顯現了張希崇愛護部下的心意。於

忠如此；於孝，張希崇服侍母親早晚進食，必定站在一旁等待，直到母親食用完

畢後才敢退下，由此可見張希崇盡忠盡孝的性格。有鑒於此，歐陽修在文末描寫

了張希崇的死去，是自己可以預知死期的好運，有別於當時五代戰亂生死不可測

的死亡方式： 

                                                      
39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世宗宣懿皇后符氏〉，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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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嘆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 

      明年正月卒，贈太師。
40
 

 

由上文可知，張希崇精通星象曆法，看見月亮遮蔽了畢宿上方的將星，得知自己

將不久於人世，後也果真如此。歐陽修藉張希崇占卜星象預言死期的描寫，給了

亂世時代這種少之又少的忠義之士一個善終。對比於其他因為戰亂、或是權力鬥

爭而死去的人而言，張希崇在當時稱得上是有福報之人。這也呈現出歐陽修愛護

忠義之士的心態。 

    五代後晉高祖時，有個勇猛的將領安重榮安重榮安重榮安重榮，因為驍勇善戰、統領精良部隊，

所以懷抱有自立為王的野心。晉高祖起兵叛變時，命令手下張穎招徠安重榮共同

謀反，令安重榮十分動心，但其家人都認為不可行，打算殺張穎來阻止安重榮的

野心。但安重榮心意已決，就以占卜的方式說服家人，讓家人相信叛變的行為是

天意的安排： 

 

      …母、兄謀共殺穎（張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 

      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石敬塘）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 

      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 

      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
41
 

 

安重榮連射兩箭，分別替晉高祖與自己的未來占卜，結果接連兩箭都命中，成功

說服了家人，叛離了國家，幫助晉高祖建立後晉，自己也得到高階將領的地位。

歐陽修以占卜成功的描寫，來襯托安重榮不忠不義之心。這篇傳記文的開頭已點

出安重榮「有力，善騎射」，顯示了安重榮本身就擅於射箭，如此說來，利用射

箭為自己占卜就不是用「命運來決定」的事，「天意」的說法也就顯得很牽強。

這也突顯安重榮勢在必行的心態與性格，以容易實現的占卜來說服家人，只是在

成就自己的叛變之心罷了。 

    上述三例，歐陽修描寫占卜的預言刻劃人物的心理與性格，揭示了傳主人生

的走向。符氏的命運透過術士的「聽聲辨人」而預告了其國母的地位；張崇希預

測了自己的死期，讓他能死於安樂；安重榮為自己射箭占卜預示了晉高祖稱王與

自己叛國的命運。但仔細看來，歐陽修藉占卜來描述的目的，僅只是對文章錦上

添花而已，傳主自身個性已能表現其命運的結果，宗教神權的運用，只是一些心

理權術的技巧。事實上，歐陽修認為性格才能決定傳主的命運，傳主才能主宰自

己的未來。  

 

                                                      
40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張希崇〉，頁 528。 
41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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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人物性格的對比人物性格的對比人物性格的對比人物性格的對比42    
    角色存在於自己的言行中，一個人的性格首先在自己的言行中得到表現。有

了這種關係存在，角色言行得以發揮；加上諸多關係人物的烘托、映襯、對比，

人物的性格即能突出與特立。對比，是通過對照比較雙方的差異來說明問題。透

過對人物客觀的觀察分析，挖掘其內在矛盾，再將矛盾的雙方進行對照比較，揭

示出它們絕不相同的特性。個別特性的描寫，即可表現作者愛憎分明的情感與傾

向。43本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傳主本身的性格對立分析；第二部分則是傳

主與其傳記文中其他人物個性的比較，由他人的動作言語所產生的性格來突顯傳

主的個性特徵；或是由作者歐陽修直接對讀者說明兩者之間的差異以表明主次之

間的對應關係。 

壹壹壹壹、、、、傳主本身的對立性格傳主本身的對立性格傳主本身的對立性格傳主本身的對立性格    

若將傳主性格的變異利用時間來做分析，並以傳主本身的性格為主作為出發

點，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美醜並舉的性格呈現」：利用共時性的描述，詮

釋傳主本身的行為與性格優缺；第二部分「隨時空變異的性格」：以歷時性書寫，

分析傳主隨著時間的流逝所轉變不停的變異性格。用時間性的說明來讓傳主自身

運動不息的個性得以更加彰顯。 

一一一一、、、、美醜並舉美醜並舉美醜並舉美醜並舉的性格呈現的性格呈現的性格呈現的性格呈現    

歐陽修筆下的五代人物性格多元且善惡相兼，清晰地性格刻畫讓歷史人物更

貼近人性，綜合傳主的「美」、「醜」性格交互分析，其結果能明確地樹立同在五

代時期的君臣們迥然不同的性格。以下舉王景崇、何澤、楊光遠等傳主性格特徵

做說明。 

王景崇王景崇王景崇王景崇反叛後漢，和趙思綰推舉李守貞為王，但好景不常，李守貞戰敗，王

景崇為了守護其門下客及士兵，想了一個良計，他說： 

 

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

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

猶勝於束手也。
44
 

                                                      
42對比，是通過對比雙方的差異來說明問題。它有縱比與橫比兩種：縱比是現在和過去比較，通過事物的發展變化來說明問題；橫比是兩種事物的比較，通過它們不同的特點來說明問題，如同俗話所說「不見高山，不知平地」。對比，實際上是事物內在矛盾的具體表現，並將矛盾的雙方放在一起，進行具體的對照比較，從而揭示出它們絕不相容的對立關係。不僅可以表現出事物的鮮明特徵，給人深刻的印象和啟示，還可以表現出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傾向性。見劉勵操所編《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萬卷樓發行，1993年，頁 108。 
43

 同上。 
44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一）‧王景崇〉，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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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處於極度的頹勢，但王景崇不放棄希望，擬定偽降的誘敵方針，以奇襲

的方式求得突破重圍，讓其門客與士兵獲得一線生機，愛民的積極之心由此可

知，尤其是最後兩句「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展現了正向的、為民求

生的態度。不過事件的發展並非如其所言順利推行： 

 

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45
 

 

隔天公孫輦假裝投降時，王景崇的府第突然著火，結果是王景崇自焚。王景崇有

良善的計謀、為民打算的心思，但卻未能堅持行動，害怕面對突襲的結果而先結

束自己的性命，逃避事實的發生反而犧牲了相信他的人民。由此可知王景崇頭腦

清晰、善於戰事謀劃，也有為民著想的積極心態、壯士性格；但卻又逃避人民對

他的期待，看出其個性軟弱的另一面。歐陽修透過事件來突顯王景崇的矛盾性

格，除了影響歷史的走向外，也讓讀者了解王景崇清晰鮮明的個性特質。 

何澤何澤何澤何澤在任洛陽縣令時，由於唐莊宗喜好打獵，多次踐踏民田。何澤為了阻止

皇帝且不讓百姓受苦，想出一套良策來使皇帝知難而退： 

 

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

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

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
46
 

 

何澤以行動「潛身伏草間」來說明勸諫的迫切性，表現其苦民所苦的同理心，

並豁出性命擋在皇帝的馬前陳諫言，彰顯了他為民喉舌不懼死的決心。除了勇

氣，何澤的言語懇切、句句以民為先，且陳述方式富有邏輯，從皇帝打仗時對疲

憊的百姓橫徵暴斂、到好不容易恢復正常收割皇帝又損害農稼，致使人民無法交

賦稅、官吏無法督促人民耕種，因果關係明確，顯現了何澤的口語才能。到了話

語的結尾何澤更以自己的性命諫言，願意以性命換取皇帝的愛民之心。這種義行

很符合歐陽修對於忠義賢良的標準。但卻還是將何澤的傳記置於《新五代史‧雜

傳》中，這是因為何澤在身為臣子之時，也有違背忠義賢良、令人詬病的行為舉

動： 

 

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顙，北望

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
47
 

 

何澤在成為朝臣之後，除了政事的諫言之外，還多了逞其口才之能、諂媚的

                                                      
45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一）‧王景崇〉，頁 604。 
46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四）‧何澤〉，頁 647。 
47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四）‧何澤〉，頁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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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惡之行：在朝班退下之後，獨自留下，用手板敲打額頭且向北大聲疾呼君主的

英明，令其他臣子非常不恥。也因此歐陽修對其描述為「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

內外的心思與語言有不同，直言和邪佞是顯然對立強烈的描寫和批評。由此兩事

件可突顯何澤的口才、思辨能力。雖然何澤能為民喉舌，但同時也有機巧之心，

也就是作為臣子，何澤的忠義之行並不全面，顯現了個性方面的缺失與不足。 

另外一個無法完全實踐忠義的，是武將楊光遠楊光遠楊光遠楊光遠。後唐與契丹作戰時抓獲契丹

大將萴刺等人。後來契丹和後唐和解，希望能歸還萴刺。後唐明宗與其他大臣都

贊成，惟獨楊光遠反對，他說： 

 

萴刺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

利也！
48
 

 

由此可知楊光遠對於軍事謀略以及天下局勢有長遠、不凡的見解。不讓敵軍

的重將歸營，就像是斷了契丹的手腳，讓後唐解除了暫時的外敵威脅。楊光遠如

此直言敢諫，足可證明其忠於君國的表現，但卻和何澤有相同的醜惡性格：何澤

諂媚君王以求皇帝寵愛，楊光遠亦不求正途來搏得皇帝的親近，而是用姿態言語

來求取信任： 

 

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督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

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

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
49
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由是高祖以為忠，

頗親信之。
50
 

 

晉高祖重用楊光遠，任命他為重鎮的節度使，但手握重兵的他卻不以此為滿

足。在晉見皇帝時，假裝悶悶不樂、有所遺憾的樣子，讓晉高祖擔憂他的不滿，

但他卻說對富貴知足，只是不能像張敬達般死得其所，忠於國家，覺得羞愧不已。

「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是言行不一，巧言令色的性格。此番違心之論

成功地擄獲了晉高祖的心，滿足了楊光遠除了掌控重鎮以外還能成為皇帝心腹的

慾望。 

由何澤、楊光遠的例子來看，歐陽修對於他們的忠義之行深表讚揚，但同時

也用同樣的篇幅撻伐他們諂媚君王的惡行，正反對照、美醜並列、深度挖掘人物

性格；同時顯現了歐陽修評判人的忠義之行是非常審慎嚴謹的。要能忠於國家、

視民如傷、不以自身長才蠱惑君主的臣子，才能真正值得歌頌。 

二二二二、、、、隨時空變異的性格隨時空變異的性格隨時空變異的性格隨時空變異的性格    

                                                      
48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楊光遠〉，頁 588。 
49

 張生鐵，名為張敬達，在後唐時和楊光遠一同對抗後晉高祖。晉高祖於太原起兵，後唐明宗派楊光遠協助他，當時受契丹包圍數月，城中糧食殆盡，楊光遠便殺張敬達投降耶律德光。 
50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楊光遠〉，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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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格不易改變，但也有可能因為長久的時間、或是某些體驗而轉變自己

的想法與看事情的態度。歐陽修在描寫傳記文時，有時會舉出傳主因為時空因素

而轉變態度與想法。我們可以從這些線索得知傳主為何改變，而變異後的性格對

其又產生何種影響，藉此窺探傳主們的內心性格。分別以王仁裕、王建立、劉處

讓、馬胤孫等人物性格舉例說明。 

歐陽修傳記文中傳主性格變異的原因，是時間的遞迭而造成，且以由善轉惡

的心性為多。由不善轉為良善進取之例是後唐時的翰林學士王仁裕王仁裕王仁裕王仁裕。歐陽修形容

其為： 

 

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俊秀，以文辭知名

秦、隴間。51 

 

官居國家翰林學士之位的王仁裕，竟是從二十五歲時才開始接觸書籍，在此

之前「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只是玩樂混度時光。歐陽修如此描述，除了表

現王仁裕的天資聰穎，還讚揚了他的好學向上、認真不懈，成為國家棟樑。王仁

裕的表現，更能成為對當時世人讀書進取的榜樣。 

另外，還有後唐明宗時的地方節度使王建立王建立王建立王建立，為官時待人殘暴。包括「女奴…

建立捕而笞之」，鞭笞代替唐莊宗祭墓的女奴們；長官唐明宗叛國，王建立「殺

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為了討好長官而胡亂殺人，也表現出

他的利己之心。王建立所到之地人民都苦不堪言，直到晚年才有好轉，歐陽修描

述其「好殺人」，但「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52王建立對民

殘暴，到了晚年懸崖勒馬信佛轉性，民眾才得以保全性命，也由此看出王建立害

民之深。 

歐陽修在描述變異性的人格時，有些人格的轉變是相當矛盾的，也就是傳主

原本值得為人所稱道的特質，在為官多年後消失無蹤，成為身居上位而無所貢獻

的官員。像是劉處讓劉處讓劉處讓劉處讓，願意付出生命為作戰被圍困的長官求援，他「截耳而訴」：

「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53割下

耳朵表現其誓死效忠的決心，成功地為長官張萬進解危。擔任官職也能恪盡職

守，「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為後唐出使四方，都能將皇帝的旨意順利、

清晰地傳達給其他諸侯，很受皇帝的重用。但到了晉高祖時期，升任為樞密使，

但卻一改其「盡忠」的作風，爭權奪利，對擁有兵權的楊光遠挑撥離間，「…維

翰（桑維翰）、崧（李崧）等嫉公耳！」使得原本身居宰相之位的桑維翰與李崧

被罷職，由劉處讓取代。之後對上或對下所陳述的事件，都不符合原意，「凡所

陳述，多不稱旨」54。由「稱旨與否」之間，讓讀者清楚察覺劉處讓的性格隨著

時間的改變翻轉劇變，由此更可窺查劉處讓位居高官卻不行其專才的態度，驕傲

                                                      
51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 662。 
52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王建立〉，頁 513。 
53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劉處讓〉，頁 526。 
54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劉處讓〉，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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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扈。 

歐陽修在介紹傳主馬胤孫馬胤孫馬胤孫馬胤孫出場時，就描述其「少好學，學韓愈為文章」，開

宗明義就說明了馬胤孫推舉韓愈文章的性格；再加上歐陽修尊崇韓愈的思想背

景，可想而知歐陽修對其評價應該很高。但全篇並未有褒美之辭，原因出在於馬

胤孫未能貫徹韓愈思想，歐陽修描述其： 

 

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

《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
55
不徹，乃來佞佛。」

56
 

 

排斥佛老是韓愈思想中的要點，馬胤孫早年排斥浮圖等佛教學說，顯現了他

尊崇韓愈的依據。但到了晚年，馬胤孫改變了長久秉持的想法，開始信奉佛教學

說，並且還撰書傳世。從大力排斥佛老到虔誠信仰是極端翻轉的性格，而這之中

的轉捩點，就在於「及罷歸」中。由此可知馬胤孫是因為官職被罷黜、仕途不順

而轉變性格。也無怪乎別人會譏笑他無法諂媚政治，所以改諂媚佛教的現實性

格。歐陽修也藉著「斥浮屠氏之說與學佛」及「佞當政的清泰與佞佛」的對比，

強烈的暗諷馬胤孫並不是真心推崇韓愈的經世思想。 

貳貳貳貳、、、、與與與與他人性格的對比他人性格的對比他人性格的對比他人性格的對比    

相對於上個部分針對傳主自我的個性對比，本部分採取藉由傳主個性與他人

個性的比較，來突顯傳主的性格特徵。在與他人性格對比之中，歐陽修使用客觀

的描述手法，將主要人物（傳主）與次要人物（同篇傳記文中的其他人物）的個

性對照作為對比，來進行將傳主性格特徵彰顯的過程。 

在一篇傳記文中，除了描述傳主的自身經歷之外，也有其他角色的出現和傳

主進行直接與間接的交流，並且影響了傳主的生命歷程。歐陽修的傳記文中，次

要角色的性格特質往往在突顯傳主個性的表現，即便不直接描述傳主的特質，也

能從傳主與次要角色的互動對照來得到答案。下文將以李克恭、安重榮、盧光稠

與譚全播等傳主與他人的性格做對照說明。 

後唐太祖的兄弟李克脩與李克恭李克恭李克恭李克恭曾經先後治理過潞州，擔任昭義軍節度使。

雖然都為皇室成員，但治理方式卻有極大的不同。歐陽修描述二人治理方式的差

異及當地居民的感受，他說： 

 

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

其見笞以死。克恭橫暴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
57
 

 

歐陽修以同樣的空間、對象、事件作為準則，讓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作為

                                                      
55

 「清泰」為後唐廢帝的年號，馬胤孫此時曾任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 
56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三）‧馬胤孫〉，頁 629。 
57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李克恭〉，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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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個基準進行，可以讓讀者更清楚地了解兩個人物的性格落差。傳主李克恭

的兄長李克脩個性崇尚簡單、儉樸，潞州人民在他的治理之下過著安定的生活，

也為他的死而感到難過哀傷；相較於此，李克恭性格暴虐強橫、行為不法，作為

治地的節度使，卻不熟習軍事，害民且擾民，讓潞州人怨恨不已。將個性鮮明的

兩個人作為比較對象，人格優劣高下立見。次要人物李克脩善於治地，由潞人哀

其死的表現，來襯托傳主李克恭的無能、不愛民，造成人民怨恨的形象由此而生。 

晉高祖時的武將安重榮安重榮安重榮安重榮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五代時期，大部分的君主都是

靠著兵強馬壯而得到天下，但並無治理國家的良好能力。在下位之臣民見狀，就

容易效法在上位者的作為，謀求兵馬來自立為王。晉高祖畏懼契丹的強大，對於

契丹索求照單全收。當時契丹向晉高祖索求已臣服卻逃走的吐渾人，晉高祖下指

令追捕吐渾人。但安重榮卻私下接納了他們，作為壯大自己勢力的憑藉： 

 

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
58
 

 

安重榮違抗晉高祖的旨意，不但收留吐渾人，還利用他們耕種養馬來壯大自

己的勢力。舉動大膽、目中無人；並將此種越禮的行為視為理所當然，驕橫無比，

毫無忠誠之心可言。某次發怒殺死部下賈章並誣陷其反叛；賈章的女兒還年幼，

想放過她。但賈章的女兒不願意接受，並說： 

 

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59
 

由安重榮與賈章之女的互動來相互對比出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賈章之女不

願在殺父之人面前苟活，寧可死也不願屈服淫威之下，展現了剛烈忠義的精神，

並為當時人所稱道。歐陽修在此以安重榮與賈章之女身分地位懸殊的兩人來做對

比：賈章之女只是默默無聞的小孩，而安重榮則是坐擁重兵的地方大將；兩人處

世的行徑，對於「忠義」的認知與實踐有極大的不同：安重榮公然違背皇帝的旨

意，只為了成就自己的野心，視忠義為無物。對比安重榮，賈章之女身為女子與

幼童，卻將忠義以身力行。襯托了主要人物安重榮身為重臣卻無忠義的心態作

為，成為極大的諷刺。 

除了各自性格特色，五代時的盧光稠盧光稠盧光稠盧光稠與譚全播譚全播譚全播譚全播之間的友誼與信任即是一例。

後唐末期，天下動盪不安，譚全播對盧光稠說：「天下汹汹，此真吾等之時，無

徒守此貧賤為也。」
60
由譚全播的語氣可知他的抱負與野心是很強盛的，並且將

盧光稠作為自己最信任的朋友，願意以此相告。等到招聚士兵之後，大家共同推

舉譚作為領袖，但譚全播不願意： 

 

                                                      
58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 583。 
59

 同上。 
60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盧光稠 譚全播〉，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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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

真君等主也。」眾佯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令者

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
61
 

 

五代時期各地奮起之人都想要自己領導軍士開闢新天地，而譚全播卻希望盧

光稠來領導大家，顯現了他對盧光稠的尊敬與信任。但軍士們的表現卻彰顯信任

譚全播的領導能力遠勝於盧光稠的態度。而譚全播為了盧光稠的地位，對軍士曉

之以理、威之以勢。由譚全播的話語「欲成功，當得良帥…真君等主也」，可知

在他的心中，盧光稠是非同尋常的人，讓他不顧軍士們的觀感，並出言威嚇，也

為後文盧光稠的作為預留伏筆：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
62
，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

「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

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

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

光稠心益賢之。
63
 

 

由上述可知盧光稠並不是像譚全播所期望外在與實力相稱的將相之才，聽聞

敵軍來犯非常害怕，把重責大任全依托於譚全播，自己退居一旁。由此可知盧光

稠對於軍事的攻守防禦一無所知，面臨危險沒有將相般磅礡的氣勢，證明了譚全

播的錯認人才。而譚全播一肩扛起重任，用計擊退敵軍，展現了軍事才能。在論

功行賞時「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兩人各自襯托了對方的優點，即譚

全播的謙讓與盧光稠的能識人。之後，盧光稠病重將死，「以符印屬全播，全播

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
64
當時擁權之人為了爭位手足相殘，

盧光稠與譚全播卻能以誠信相待，實屬不易，歐陽修也特別將兩人置於同一傳記

中描寫，讚揚其友情之可貴。 

李克脩與李克恭的對比和安重榮與賈章之女的對比，這種從反面下手來表現

人物性格的方法，毛宗崗稱之為「用逆」；而金聖嘆稱之為「背面舖粉法」，即把

不同的性格放在一起，互相對比、互相映照、互相襯托，從而使每一個獨特的性

格表現得更加強烈
65
。歐陽修以次要人物作對比來襯托主要人物的性格，又以李

                                                      
61

 同上。 
62

 光睦為盧光睦，盧光稠之胞弟，不善用兵，歐陽修形容其「好勇而輕進」，最終被劉巖打敗。 
63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盧光稠 譚全播〉，頁 443。 
64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盧光稠 譚全播〉，頁 444。 
65 毛宗崗在「三國演義」的評點第五十一回回首總評有一段話：「然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尚有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老實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用「乖覺」來表現「忠厚」，用「使心」來表現「老實」，這就是從反面下手來表現人物性格。這樣一種塑造典型性格的方法，毛宗崗稱之為「用逆」。另外，金聖嘆指出「背面舖粉法」是「水滸傳」在刻劃人物性格方面的一種藝術手法。見葉朗《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87年，頁 99-100；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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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恭、安重榮的殘暴無道對比李克脩、賈章之女的愛護人民、講求仁義道德，突

顯了邪惡與正義的二元對立。說明五代軍士大多橫暴無理、傷民無數的通則。更

可強調李克脩愛護百姓、賈章之女雖處弱勢但心存道義的特質，可說是當時的特

例。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藉由景物襯托內心情感藉由景物襯托內心情感藉由景物襯托內心情感藉由景物襯托內心情感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講「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其中的「無我之

境」即「以物觀物」。根據叔本華的說法，認為人在直觀(直覺)中與萬物無異，所

以說「無我」或「以物觀物」，即指寫直覺中的境界。直覺中的境界用觸景生情

來解釋。從「無我之境」看，實際上就是觸景生情。作者當時的心裡比較平靜，

沒有什麼激情，王國維稱這種心境為「物」，這時憑直覺去觀察外物，他稱為「以

物觀物」。這時受到外界景物的刺激，激起感情，由於這種感情是從外物引起的，

好像是從外物那裡傳過來的，所以說「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實際上，觸

景生情的情還是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所以一接觸到某種景物，又被喚起了。「有

我之境」指的是作者當時的心情比較激動，把這種激動的心情加到景物上去，高

興時看到一切景物也都在高興，悲哀時看到一切景物也都在悲哀，所謂「物皆著

我之色彩」，構成緣情寫景。緣情寫景的手法是用擬人化的手法，化無情為有情，

感情的色彩就更強烈了。66
 

    觸景生情和緣情寫景不同。觸景生情，情是由景引起的；緣情寫景，情不是

由景引起的。情由景引起，同樣的景往往會喚起類似的情；情不是由景引起，不

同的情會給景物著上不同的感情色彩。王國維的理論主要在說明詩詞的觀念，也

可以作為一般文學的通論，引來說明作家寫作的現論。歐陽修利用景物的安排襯

托傳主的內心想法，而非用直接描述，可讓讀者如臨實境，體會更深。 

壹壹壹壹、、、、    觸景生情觸景生情觸景生情觸景生情    

    歐陽修在分析傳主們的性格時，有時候會使用自然環境來處理，也就是利用

自然景物、場景去影響傳主過去因為某個事件中所產生的情緒，來做為分析其性

格特色的指標。歐陽修在描述傳主在事件場景中的作為時，不僅強化了傳主性

格，也流露出歐陽修對傳主的情感。下文將以郭崇韜、張谷、張先等傳主舉證說

明。 

    後唐莊宗時的重臣郭崇韜郭崇韜郭崇韜郭崇韜權傾一時，朝中人阿諛奉承，指稱郭崇韜所立下的

豐功偉業除了自己的優秀之外，也承襲了同姓祖先郭子儀的血統，而郭崇韜也因

此而以郭子儀子孫自居： 

 

      （郭崇韜）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 

                                                      
66

 見王國維著，滕咸惠校注《人間詞話新注》。臺北：里仁出版社，1994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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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墓，下馬號慟而去…
67
 

 

上文郭崇韜討伐蜀地時，經過郭子儀墓的景象，郭崇韜下馬跪拜、號啕痛哭。雖

說郭子儀為郭崇韜祖先的事件是朝廷中的諂媚之言，但郭崇韜仍確信此事，並下

馬追念祖先，以功臣之後自居。除了有自傲的心態之外，郭崇韜也能肩負這樣的

榮耀為國奉獻。歐陽修亦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盡忠國家」、「有大略」。由郭

崇韜觸景生情的激動認真的態度，可以讓讀者體會出郭崇韜對祖先的尊崇與想要

效法的決心。 

    張谷張谷張谷張谷為歐陽修任洛陽留守推官時的好友。歐陽修非常細膩的陳述了過去所見

的景象，表現了張谷在當時同儕之中的狀態，以及雖得肺病咳血但仍可和大家飲

酒作樂的豪氣： 

 

      …而君（張谷）居期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 

      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 

      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謝希深）、 

      師魯（尹洙）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 

      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自力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 

      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
68
 

 

歐陽修描繪豪傑之士飲酒作樂的景象，客觀真實的突顯了張谷體弱久病的姿態。

張谷不以病體為意，並認為自己並非能久活的人仍與他人同樂，顯現了張谷豁達

看待人生的態度。經過了二十年，張谷反而經歷了好友比自己先過世的經歷，自

己雖然依舊病弱，但面對生活懷抱感恩之心，為官負責、勤於學問，表現了張谷

對於人生積極進取的性格。這也讓歐陽修不免觸景生情而感悟到張谷生命力雖較

薄弱，但因為他的豁達面對，反而能使生命細水長流，所以歐陽修言「康強者不

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這裡也隱含了歐陽修認為在官場上太過強求、

急進，並不一定能夠發揮理想，反而努力做好份內之事不躁動，才能讓生命及理

想推及世間，使其為眾人所知。 

張先張先張先張先是歐陽修任職洛陽時的另一個好友。與上文相同的，歐陽修將當時洛陽

的魁傑賢豪同聚一堂飲酒作樂、歡笑歌唱的景象描繪出來，襯托之後傳主張先的

靜默，點出其情感與性格： 

 

      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張汝士） 

      與吾子野（張先），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 

      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   

      聲氣，眾皆指為長者。
69
 

                                                      
67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 〈唐臣傳‧郭崇韜〉，頁 247。 
68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第四章 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內部刻劃 

 125 

 

由此可知，張先的性格較為靜默、低調、穩重，不隨意聞歌起舞，但也可融入其

中，不令眾人覺得孤僻，所以大家尊重他，認為他是個沉著穩重的長者。又從他

的性格可以知曉雖然不擅於歌舞，但卻又安於與眾人同處一室，可以了解在座的

成員必定為其所認可，顯現了張先樂於與這些「一府之士、魁傑賢豪」交遊的情

感。由上文歐陽修的敘述，可看出其於任職洛陽推官時所度過的美好時光，認為

對當朝有貢獻的賢能之人都聚集一堂，所以對張谷與張先的記憶描述，都能歷歷

在目，生動活現。 

貳貳貳貳、、、、緣情寫景緣情寫景緣情寫景緣情寫景    

   相對於上篇「觸景生情」是以自然景物去影響傳主的情感，「緣景生情」是

以情感為基礎，生發出對景物的描寫，讓景物附著表現著情感。由於每位傳主的

情感不同，所以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景物，賦與自然景物特殊的意義與顏色。 

    歐陽修哀悼像謝希深謝希深謝希深謝希深這樣品格高尚的人才，也難逃一死的命運，讓「天下之

士所以嘆息而不已」70。歐陽修回憶仕途不順時，拜訪謝希深的情狀與其家中景

色： 

 

      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  

      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
71
 

 

與謝希深的重逢，給懷才不遇的歐陽修很大的溫暖，歐陽修見謝希深的容貌氣度

都如往日一般，表示其品格就像當初那樣高尚且延續至今。接下來歐陽修所描述

在謝希深家所見，看似白描謝希深府的美觀景致，實則都引用了有君子品格的景

物做描繪，「清風」、「覽秀」、「竹林修蔭」、「水芰清香」等等，顯示了歐陽修在

謝希深家感受到高尚品格的情操，比起仕途上的奸佞之人，來得溫暖許多，也給

了歐陽修很大的安慰。 

另外，描述與尹洙尹洙尹洙尹洙的濃厚情感，歐陽修以所見所聞來呈現，表達了尹洙懷抱

經世之才、憂國憂民卻無法一展長才的悲哀與困境。歐陽修也運用了景物的描繪

來突顯這樣的情感： 

 

辯足以明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

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

鄰。
72
 

  

歐陽修以多樣空間來闡述尹師魯懷才不遇，以至於當時政治官場無法有令其施展

                                                                                                                                                        
69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張子野墓誌銘〉，頁 26。 
70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謝希深文〉，頁 170。 
71

 同上。 
72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尹師魯文〉，頁 171。 



歐陽修傳記文研究 

 126 

抱負的空間。文中「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指的都

是荒涼險要、民化未開的野蠻郊地，顯現了尹師魯雖有鴻才，在當下的世道卻無

法有所發揮，就連無人生活的荒野都沒有其才德的容身之所。直到其過世之後，

到了歐陽修不可知的世界，所以說「即萬鬼而為鄰」，似乎尹師魯在另外一個世

界才能找到安定心靈之處，更顯得其不容於世的時代悲哀。 

    歐陽修對石曼卿石曼卿石曼卿石曼卿的抒懷和尹洙的方式相仿，均是以傳主過世之後所埋葬的景

色對比傳主人格，來襯托說明傳主人格的高尚與不見容於世的悲哀：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  

   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     

   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 

   不穴藏狐貉與鼯鼪？
73
 

 

歐陽修以自己的想像，認為像石曼卿這樣品格高潔的人，死後應不腐化於土壤

中，而且還會成為金玉之石。但死亡這件事卻是人人平等的，石曼卿與他人無不

同，死後僅存一口墳，湮沒於荒煙蔓草中，由此看出歐陽修對於送別友人、面對

死亡的無奈。另外，歐陽修也藉由對比的景象顯示石曼卿不見容於當世的悲淒，

先由「不化」、「金玉之精」，說明石曼卿的理念、品格在當世都是上乘之選，但

他的遭遇悲涼，從「野蔓」、「荊棘」可知仕途的不順遂；由「風淒露下」、「走磷

飛螢」表現了空有理想卻不遇知音的蒼涼感，再由「牧童樵叟」、「驚禽駭獸」的

歌吟上下、悲鳴躑躅的聲音描繪，強調不僅是生前，就連石曼卿死後也同樣地得

不到賞識與重用。而如此聲名不彰，「千秋萬歲」之後，就更不為人所知了。在

此說明歐陽修的焦急又無奈的心情。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分別從傳主獨白、虛幻場景、性格對比、藉景抒情等四方面著手來描寫

傳主的內心世界，並分析說明歐陽修傳記文刻劃人物的性格與精神。雖然不直接

寫明傳主的性格特質，但藉由以上四個方向，委婉卻清楚點明了傳主的心理及性

格走向。關於本章人物的內部刻畫可綜合成以下三個要點： 

壹壹壹壹、、、、運用內心獨白以及虛幻場景運用內心獨白以及虛幻場景運用內心獨白以及虛幻場景運用內心獨白以及虛幻場景，，，，來呈現傳主心中最迫切的來呈現傳主心中最迫切的來呈現傳主心中最迫切的來呈現傳主心中最迫切的

想望想望想望想望    

    透過語言色彩係，可以使讀者對傳記文產生美感情緒。74歐陽修利用刻畫傳

主內心獨白，讓傳主的想望躍然紙上，讓讀者可明白傳主隱而不顯的渴求。北宋

                                                      
73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石曼卿文〉，頁 176。 
74

 見張紅雨，《寫作美學》，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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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梅讓，有文采卻不好官祿，與時人的人生態度有很大的不同，梅讓則表明了自

己內心最真切的想法，那就是「居其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愧於其心者，吾

不為也。」強烈地點明了「行其志」才是自己心中所要追逐的、最重要的目標。

而他的目標，也在接下來的字裡行間表露無遺，那就是「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

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
75
以自身做起，知曉能力有限，將

重心放在里閭間，對長輩、朋友、祖先、鄉民盡全部的心力，誠摯表明心中想望，

以及一生努力的目標。 

    在虛幻場景方面，分為傳主夢境、所遭遇的異象，以及占卜三種場景。夢境、

異象、占卜並沒有科學上的根據，能證明傳主所遭遇的事件與其有所關聯，但也

正因如此，更能突顯傳主在遭遇異象時，藉著迷信並依託異相來強化自我心智。

後唐王仁裕早年因文采不如他人，發憤向學，夢見自己「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
76
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

所夢」，就是在反應王仁裕心中最迫切的渴望，連在夢中都期盼自己的文學素養

能夠突飛猛進。武將袁正辭為官傾力於斂財，當其積聚財寶的倉庫出現牛鳴的怪

異現象時，眾人都希望「散積」，去除異象以求平安。但袁正辭所表現的態度卻

與眾人恰恰相反，認為並非牛鳴，而是錢鳴聲，所以更應多聚積財富。深度刻畫

袁正辭一心追求財富、執迷不悟的心態。後晉武將安重榮擁兵自重，密謀叛變，

家人認為不可，但安重榮心意堅定，利用射箭來替自己占卜，企圖以「天意說」

說服家人。射箭本為武將所能之事，安重榮欺騙他人，同時也欺騙自己的行為，

無非是迫切地想達成自己的期待罷了。 

    以上這樣透徹的心理狀態，雖然以間接手法寫出，但卻直接傳達傳主強烈而

直接的內心想法；而且歐陽修在描述這樣的內心狀態後，傳主的外顯行為即能呼

應其內心想法，更加深了傳主內在欲望的強度。這樣的意識在外在行為表現、語

言風格上，卻是很難表露與陳述的。經由外在言行的描寫與內心世界的流露，讓

人物更為立體，而全面的展現全人格精神，這是一種非常成功，而值得學習的藝

術。 

貳貳貳貳、、、、傳主德性決定未來走向傳主德性決定未來走向傳主德性決定未來走向傳主德性決定未來走向，，，，具備忠君愛民特性者具備忠君愛民特性者具備忠君愛民特性者具備忠君愛民特性者，，，，最受歐最受歐最受歐最受歐

陽修青睞陽修青睞陽修青睞陽修青睞    

    歐陽修仕途歷經波折，生平共有三次外放的紀錄77，均與當時北宋仁宗懦

                                                      
75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頁 54。 
76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 662。 
77

 歐陽修被外放的紀錄：第一次在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第二次在北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新政實行二年，范、韓、富等宰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第三次並非遭皇帝外放，而是在英宗治平四年（1067）時，其門生蔣之奇與御史中丞彭思永勾結，誣陷歐陽修與其長媳曖昧，雖經證實被誣陷，但對其打擊太大，自請外放，出任亳州知州。見鄭吟韜所編《一代文宗歐陽修》。臺北：正展出版社，2001年，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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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危及權貴的權益所導致。歐陽修認為北宋的積弱不振是因為缺乏忠君愛民的

臣子78，所以對於「擇賢」的渴求，自然地反映在其傳記文中。對忠於國與家，

愛護百姓的傳主們，歐陽修均毫不保留地大加讚揚。 

    歐陽修利用對比技巧來書寫善惡對立的性格，藉此突顯具備有忠烈、仁義、

愛護人民、忠於國家等性格的傳主的偉大。以後唐時李克脩與李克恭兄弟，共同

治理一地來說，描述李克脩在好大喜功的五代權臣中，因愛護人民而實行簡儉的

政風，讓人民在貧苦的年代可以稍微喘息，這樣的措施受到人民的感激；相較李

克脩的仁民儉樸與李克恭的橫暴不法，歐陽修以「潞人素安其政」與「潞人皆怨」

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民評價來突顯李克脩的仁政，所以在李克脩死時，人民「哀其

見笞以死」79，表現了得民心的結果。另外對比的例子是後晉安重榮與賈章之女

之間，安重榮擁重兵驕蠻無禮，無視皇帝的命令；對比賈章的幼女眼見家人與父

親被殺，自己被放過卻不願獨活，「願就死！」80三字清楚表明自己的氣節、剛

烈，與安重榮比較，兩人在年紀上、社會地位上都差距懸殊，但賈章之女的氣節、

忠誠之心卻遠比位高權重的安重榮多太多，也正因如此，賈章之女雖名不見經

傳，但也被歐陽修寫入《新五代史》中。 

    另外，范仲淹更是歐陽修認為忠君愛民的典範。在〈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

道碑銘〉裡，多處談及范仲淹所稱舉於世的想法與作為，對國家的良政只要是能

力所及，必定努力達成，歐陽修讚其「其所有為，必盡其方」、「其艱其勞，一其

初終」81；自身處世以「行仁義」為要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為官的

目標非常明確，即是以「公心」取代「私心」：「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也。」82。歐陽修的描述體現了范仲淹言行一致的忠義之心，在歐陽修傳

記文的銘文中，〈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也是其篇幅最長的一篇，表現

了歐陽修對忠君愛民之人的惜才之心。 

參參參參、、、、各傳主分類中各傳主分類中各傳主分類中各傳主分類中，，，，以以以以「「「「孝愛親友類孝愛親友類孝愛親友類孝愛親友類」」」」的描述最細膩深刻的描述最細膩深刻的描述最細膩深刻的描述最細膩深刻    

    歐陽修傳記文依傳主身分分為七大類
83
，第六類的「孝愛親友類」所記錄的

傳主是歐陽修的近親、遠親，還有歐陽修在官場多年所結交的摯友們，所以說，

此類傳主跟歐陽修平日生活的關係是最接近的，也因為如此，歐陽修更能近距離

觀察這些傳主的日常生活、行為舉止，自然而然地比起其他六類的傳記文，在內

                                                      
78

 歐陽修認為北宋積弱積貧的原因就是世風因循苟安，缺乏忠於國家的臣子，在《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中指出當時任官者多「士無廉恥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的腐爛官風，所以更加惜才，在蘇舜欽死後，歐陽修整理其詩文遺稿，在《蘇氏文集序》中寫下：「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指稱當時被評為「仁人君子」的權臣們不珍惜國家人才，反而藉蘇舜欽詩中的略有不當濫加罪名，將蘇舜欽削職為民，至使國家痛失人才。見鄭吟韜所編《一代文宗歐陽修》，頁
45、75。 
79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李克恭〉，頁 148。 
80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 583。 
81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82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50。 
83

 參見本論文附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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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會更有深度廣度，情感也會更加豐沛，促使傳記文的價值更高。 

    「藉由環境景物襯托內心情感」，也是歐陽修刻劃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歐

陽修哀悼好友的墓誌銘中，利用觸景生情與緣景寫情兩種技巧，客觀描述與其同

儕的相處過程；並主觀描述寫出好友有志難伸、死且哀的悲情。歐陽修對友朋類

的描述因常有共處一室的機會，所以多有景觀的描繪，尤其在他剛步入仕途，出

任「西京留守推官」時，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且當時最高長官錢惟演是個

文人雅士，給了他們增長文才的好環境，所以歐陽修在友朋類的墓誌銘中常提到

這段時間的經歷。像是〈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對張谷的描述，歐陽修寫道：

「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

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84內

容中詳述了飲酒場合中歐陽修的親眼所見，把張谷當時的情況「年少」、「苦羸」、

「廢病唾血」、「亦從諸君飲酒」、「豈久生者耶」清楚點明張谷好飲酒、羸弱卻豁

達的性格；而旁人的樣貌「愛而止之」、「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有勸

退、惋惜的動作與表現。作短時間、小地點的描繪，更能顯現歐陽修與張谷的親

密。另外，對友朋去世的惋惜，歐陽修的描述比其他類別來得沉痛，像是〈祭尹

師魯文〉中，歐陽修哀悼傳主尹洙未展長才就已卒歿，連用了「窮山之崖」、「野

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四句句型相同語句的環境與景物，製造氛

圍來加強語氣，表達就算在這些與政治中心相距甚遠的地點，尹洙都不見容於其

間，無法施展抱負。「遂即萬鬼而為鄰」
85
表現歐陽修傷心地接受尹洙死去，並無

奈地想望在另一個世界，尹洙的理想抱負可以廣為「萬鬼」所推崇。歐陽修用了

許多加強的字來表達悲痛，也加深了讀者的印象。 

    由對以上傳主的描述可知，歐陽修對《新五代史》的傳主性格描述以援用事

例來說明，屬於較為客觀的描述。而在其墓誌銘中，尤其是「孝愛親友類」的描

寫，則側重在自己親眼所見的景象，對傳主的舉止描繪呈現實錄的描繪，也間有

歐陽修個人主觀的情感抒發，在此可比較出歐陽修在描述《新五代史》的史料分

析與其墓誌銘寫作的風格與情感投入的不同，也闡明了歐陽修對這類傳主的情感

較為深厚、互動頻繁，讓傳記文更加生動、扣人心弦，屬上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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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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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尹師魯文〉，頁 171。 


